
周小满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
她家是合租的老破小，客厅连张正经沙发都摆不下。清运队长的冷笑挂在脸上，两个工人已经架着老李往旁边
拖。

就在这时候，天台门口传来一个慢吞吞的、带着点没睡醒的鼻音的声音。

"不放她家客厅。 "

所有人都转头看去。

秦裕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上来了。他还是那副八十年代老干部的打扮，手里端着一个保温杯，杯身上印着 "
先进工作者 "四个字，漆都掉了。

但不知为何，他一出现，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天台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清运队长想反驳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张了张嘴，没发出声音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。他下意识
往后退了一步。

秦裕伯没看他。他走到砖堆前，伸手摸了摸一块青砖的表面。粗糙的，带着几百年风雨的刻痕。

他的手指停在一块砖的缺口上。那缺口很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崩掉的。

"这砖， "秦裕伯开口，声音很轻， "嘉靖三十六年烧的。辛亥年拆的。六年前差点被埋。现在，万象里收了。 "

老李猛地抬起头，瞪大眼睛看着秦裕伯。

秦裕伯转过头，看着街道办干事： "承重超标是事实，必须搬。 "

干事松了一口气： "对，秦经理，您明事理 ……"

"但这不是建筑垃圾。 "秦裕伯打断他， "这砖，万象里收了。 "

天台上一片死寂。

街道办干事愣了： "
秦经理，你们公司收？这可是好几吨的砖，你们怎么运下去？放哪儿去？物业可没有专门的堆放点。 "

秦裕伯吹了吹保温杯里的茶叶： "这是我们物业内部的事，不用你们操心。明早之前，楼顶绝对清空。 "

第三章  他们居然是认真的



他转头看向周小满，又看向张福德： "收工。 "

老李呆呆地看着秦裕伯，嘴唇颤抖了几下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缓缓松开了抱着城墙砖的手。两个工人松开
他，他踉跄了一下，扶住砖堆，慢慢蹲下去，捂住了脸。

来福从砖缝里钻出来，跳上秦裕伯的肩膀，蹭了蹭他的脸。

秦裕伯一根手指把它弹开： "掉毛。 "

当天深夜。

万象里七栋楼下，一片寂静。健身区的广场舞设备被锁在铁皮棚里，路灯昏黄，照出一片空荡荡的水泥地。

尉迟关站在居民楼旁的一片空地上。他穿着保安制服，但制服扣子没扣，露出里面的黑色 T
恤。他双手插兜，低着头，像是在打瞌睡。

然后他抬起头，左右看了一眼。确认四下无人。

他伸出双手，像推开两扇沉重的城门一样，向两侧缓缓一拉。

空气中荡开了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。一扇散发着幽光的 "门 "被生生拉开了。门的这一头在一楼空地，另一头 ——
开在七栋顶楼的天台上。

虚空之门。

与此同时，七栋顶楼。张福德站在那几吨城墙砖前，双手掐了个法诀。

"起。 "

那几吨沉重的明代城墙砖，像失去了重力的积木一样，悬浮在半空中。它们排着整齐的队列，一块接一块地飞
入顶楼的虚空之门，然后瞬间出现在一楼尉迟关的面前。

砖头从虚空中飞出来，像一条青灰色的龙。

尉迟关伸出手指，在半空中虚画了一条线。那些飞出的城墙砖仿佛有了生命，自动在这条线上排列、咬合。没
有水泥，没有砂浆，只有古老的泥瓦术法在砖缝间流转。

一块。两块。十块。一百块。

不到半个小时，一道长十余米、高两米多的青砖隔断墙，安安静静地立在了一楼住户的窗户和健身广场之间。

尉迟关退后两步，打量了一下。墙有点歪。

他伸手，在墙头上按了一下。砖石自动调整，严丝合缝。

"还行。 "他嘟囔了一句，转身走了。



虚空之门缓缓合上，消失在空气中。

来福蹲在墙头上，看着这一切，打了个哈欠，趴下来睡觉。

第二天一早。

清运队和街道办再次来到七栋顶楼。铁门推开 ——
天台上空空如也。几吨重的砖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个渣都没剩下。只有地面上还留着一些浅浅的压痕，证明
它们曾经存在过。

承重危机彻底解除。

"这 ……"工程师拿着仪器，满脸困惑， "怎么一夜之间就 ……"

"我们物业有自己的清运渠道。 "秦裕伯站在楼梯口，慢悠悠地喝茶， "验收吧。 "

而在小区一楼。

102室的王阿姨推开窗户，准备像往常一样，迎接健身区广场舞大妈们的喧闹音乐和毫无隐私的视线。

但今天，窗外是一堵墙。

一堵古色古香的青砖墙。又高又厚，表面粗糙，带着几百年风雨的沧桑感。墙头上还趴着一只胖橘猫，正在晒
太阳。

王阿姨愣了三秒。

她试探着喊了一嗓子： "喂 ——外面有人吗 ——"

声音被墙挡得严严实实，连回声都没有。

她又把窗户开大了一点。健身区的方向，隐约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声，但隔着这堵厚重的青砖墙，声音变得像是
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，闷闷的，完全不吵人。

王阿姨惊喜地跑出门，对着这堵新砌的隔断墙连连称赞： "
哎哟，这是哪个物业干的好事啊！这墙砌得太漂亮了，不仅隔音，看着还有点复古的高级感呢！ "

她掏出手机，对着墙拍了好几张照片，发朋友圈： "
我们小区物业太给力了，连夜砌了一堵隔音墙，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！ "

墙头上，来福翻了个身，肚皮朝上，四只爪子蜷成一团。阳光照在它身上，把它的胖影子拉得很长。

没人知道这堵墙是用什么砖砌的。

也没人知道，这些砖在 1553年被烧制成型，在 1912年被铁镐砸碎，在 2014年被挖掘机碾裂，在 2026
年的这个夜晚，被两个神仙从楼顶搬到一楼，重新干起了它们的老本行 ——



守卫边界，护人安宁。

万象里公司。

周小满坐在工位上，看着电脑系统里显示 "已解决 "的工单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她端起水杯，看到来福正趴在抽屉边缘，尾巴一摇一摇。

她拉开抽屉。那张泛黄的残页在猫爪底下散发着淡淡的金光。来福被惊动了，不满地喵了一声，跳上桌子。

残页上的金光渐渐凝聚成图案。是一张地图。一张巨大的、泛黄的、手绘风格的上海老城墙地图。城墙的轮廓
、城门的位置、护城河的走势，清清楚楚。

地图旁边，留着一行小字：

「吾骨虽散，吾魂未消。君今一问，吾便知归。」

周小满盯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

来福跳上她的键盘，踩出一串乱码，然后趴下来，把整张键盘都盖住了。

周小满笑了笑，把残页小心地折好，放进抽屉最深处。

窗外，中华路上的车流声嗡嗡作响。阳光斜照进来，把她的影子和来福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像两个刚刚认识了新
朋友的老邻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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